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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起自己最初开始从事李劼人相关研究的契机，王嘉陵表示，那
时，在整理大量李劼人生前文稿、资料的过程中，他逐渐认识到一个小
说之外的现实主义作家李劼人：“他每天都会不停地创作作品，并且还
会给很多人写信。即使在天气很冷，手指都冻得发僵的时候，他也会坚
持把信写完。这些信的对象包括他的儿女、故交老友，还有出版社的编
辑等。他在写信时非常认真，会将每天所见所想都详细记录下来。”

在他的信件中，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时的情景有很详细的记载。比
如鸡蛋的价格、红苕和米的售价，以及购买米时需要粮票的情况，甚至
对不同类型米的价格也有明确的记录。此外，他还记载了他所遇到的
不同家庭的生活状况。王嘉陵感慨道：“虽然这些在当时看来可能像
流水账一样琐碎，但现在读来，它们却成了非常宝贵的历史资料。”

李劼人的文学作品也有着深刻的现实主义烙印。王嘉陵表示，李
劼人的作品并非局限于狭窄的个人情感或故事，而是巧妙地将个人经
历融入宏大的时代背景中，以此展现一个波澜壮阔的大时代。这正是
李劼人作品的独特魅力所在。与其他许多作品相比，李劼人成功捕捉
到了一个核心主题——大时代的变迁。

“他巧妙地将各种人物的故事和情感置于清末民初这一历史节
点。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并非一蹴而就，其中包含了无数细微的、复杂
的历史细节，这些细节在一般的历史书籍中难以体现，但李劼人通过小
说的形式进行了细腻的描绘。他深入探索了人物的情感变化、思想意
识的转变，使得作品更加生动真实。”此外，王嘉陵还提到，李劼人对地
方语言的运用也十分出色，这又为其作品增添了丰富的地域特色。

李劼人的多种职业身份：
对城市发展的贡献不仅是文学

作为一位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留下深刻印记的人物，李劼人的生活
与职业轨迹丰富多彩，不仅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更是城市发展的
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在王嘉陵看来，李劼人的多种职业身份，不仅
展现了他的全面才能和对社会的深刻洞察，更是为成都市乃至整个四
川地区的文化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早年的李劼人怀揣着对知识的渴望，远赴法国留学。1924年，他学成归
来，回到故乡成都，开始了他多元化的职业生涯。他办过报纸，传播新思想，引
导社会舆论；在大学里，他担任过教授职务，传授知识，培育新人。此后，他又
涉足餐饮业和实业领域等，展现了出色的商业头脑和实干精神。”王嘉陵说道。
然而，无论身处何种职业，李劼人始终坚守着对文学的热爱和追求。他的文学
创作和法国文学的翻译工作从未间断，成为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李劼人还积极参与了成都市杜甫草堂博物馆的建设工作，“他强调杜甫草堂博物馆的
建设不仅要有一个物理空间，更重要的是要收集和展示杜甫的诗集以及历代对杜甫的研究
著作。在他的指导下，人们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收集关于杜甫的诗集和研究资料，这才使得
成都的杜甫草堂成为一个集文化、艺术、历史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场所，闻名全国。”

期待文学奖激励更多作家投入创作

谈到“李劼人·锦水文学奖”活动举办的意义，王嘉陵表示，活动能让更多热爱文
学、写作的人们拥有一个提高自身、展示自我的平台，也能让更多人认识和了解李劼
人这位伟大的成都文化名人。

“参与这个活动，大家并不是只能写李劼人，而更多的是通过李劼人的影响力来开展
创作。实际上，它为大家提供了选择不同题材、撰写不同文章的机会，以表达各自的思想

情感。”王嘉陵说道，“同时，通过此次活动，希望人们也能够更深
入地了解李劼人的人生故事与精神品质，也能通过这样的活动
进一步了解成都的地理风貌和民俗风情。”

王嘉陵表示，期待在此次活动中看到优秀的文学作品，也
希望“李劼人·锦水文学奖”为本地文学注入新的活力和创作动
力，激励更多的作家投身于文学创作中，为广大本土作家提供
一个学习和交流的平台，培养新一代作家的创作能力和艺术修
养，促进成都文学的繁荣和发展。 本报记者 王茹懿

李致先生 王嘉陵先生

作为中国现代具有世界影响
的文学大师之一，李劼人的文学
作品究竟有着怎样独特的魅力？
在文学之外，李劼人又是如何积
极推动城市发展的？首届“李劼
人·锦水文学奖”正式启动之际，
李劼人研究学会会长王嘉陵接受
了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专访。
他表示，希望大赛能激励更多文
学爱好者和作家投入创作，让更
多人了解李劼人的文学作品、人
生经历与高尚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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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江采风

青衣江像一把裁纸刀
把城市与乡村分开，灌区与堤坝分开
而我与非我纠结一起
看千佛岩稳坐，慈悲向未来

聚贤街来了采风人
也采摘竹的气节、大千笺纸的飘香
吃罢夹江肥肠和豆腐乳
走上天府粮仓的环行路，包围
明前茶上架后的茶园

金口大峡谷

垂钓者要钓起整个水面
大峡谷压迫我的心跳
让血脉加速运转

沿大渡河进入洞穴
旧梦，惊醒：
在刚刚翻新的铁道兵博物馆

“逢山凿路，遇水架桥”，方有
时间和风光无限

游船如履平地，穿过万重山
岁月的涟漪，荡漾英雄气
控制我们精神的闸门和堤岸

马边猕猴桃现代农业园区

观赏者叹为观止
劳作者挥汗，与一座大山较量
夏天就要收果啦！
红心、黄心、绿心猕猴桃
是边城灵芝对阳光的回馈

门外汉，不知外表下的秘密
酸酸甜甜，唯果实自知
——青春只有一季
需要脚架或拉丝扶持

“维C之王”倾吐氨基酸
我们与植物总要达成平衡

丰收带来富裕。山乡巨变
朴素之果，显得耀武扬威

乐山“战时故宫”遗址

题记：抗战时期，逾百万件故宫文物
南迁至乐山的安谷和峨眉，存放历时 2900
多个日夜。

文物在呼喊，被泥泞的手
拽住，拖入乡村宗祠和庙宇
厚重的墙壁比时间更厚

滚滚江流席卷堤岸
战火纷纷，肉身阻挡
先辈们的血脉偾张——
怀抱永不逾越的鸿沟

和平是一颗躺下的子弹
于历史中守着伤痕

遗址保护处
泪水常常把竹纸磨破⋯⋯

每当看到李劼人故居门楣上由近代著
名学者、诗人、书法家谢无量题写的“菱窠”，
以及故居庭院正中矗立的一尊由著名雕塑
大师刘开渠雕塑的李劼人先生半身汉白玉
雕像，倍感亲切！我曾在与故居一墙之隔的
四川省邮电学校（现为四川邮电职业技术学
院）工作生活了多年，对李劼人故居非常熟
悉，经常去“串门”喝茶，往昔的一幕幕情景
又浮现在眼前⋯⋯

20 世纪 80 年代初，我刚 17 岁，在省邮电
校工作。邮电校的后门处是食堂和锅炉房，
而从后门出门十多米就是“菱窠”，那时还没
有对外开放。门外有一排柳树，我和学校要
好的同事常于春夏去捉蝉子和天牛。尤其是
天牛，前胸背板两侧有突刺，头顶上有一对细
长、神似牛角般的触角，煞是好看。捉住它们
后，我们用细线将其腿拴住，然后将线又拴在
一节树枝上，拿在手中，天牛以为逃脱，便一
个劲儿展翅飞舞⋯⋯

离“菱窠”大门二十多米处有一个较大
的堰塘，梗泛萍漂，鸟儿啁啾，蛙鸣四起。
时常有人垂钓。而每年春天，气温回升之际，
也有一些农民下午或晚上在此用钩针钓黄
鳝。钓黄鳝的饵料有新鲜的鸡鸭肠子、猪
肝、河虾肉、塘螺肉，还有蚯蚓等。我曾多
次看见农民钓上来的野生黄鳝。它们野性
十足，不甘束手就擒，在网兜或塑料袋（桶）
里乱窜。某次，一条大黄鳝从农民的网兜里
窜出，钻进旁边的菜地，正在围观的我们
追上去用木棍打、石块砸，非常兴奋，把菜地
里的蔬菜也践踏了一大片，皮鞋上全沾满了
稀泥。黄鳝被击毙后，我们又将它挂在木棍
上“游行示众”，吓得路过的邮电校女生花容
失色⋯⋯

堰塘附近散落着农户的房子，竹篱茅舍，

鸡鸣狗吠，房前屋后，种植有枇杷、樱桃树，一
垄垄菜地，青翠欲滴；野花摇曳，蝶飞蜂舞，好
一派美丽的田园风光。

1987 年 6 月，李劼人故居文物保管所成
立，正式对外开放。近水楼台先得月，我和同
事隔三岔五便去李劼人故居免费参观、喝
茶。纪念馆展厅面积不太大，有复原的李劼
人客厅、书房兼卧室、藏书楼等陈列，并辟有

“李劼人生平事迹展”厅。李劼人先生的文学
成就，令我肃然起敬！那时候，我作为“文
青”，常写点诗和散文投稿。尤其是我的处女
作——诗歌《灯光》在1987年《中国法制文学》
发表后，写作的劲头更大了，常在学校图书室
借古今中外各种名著捧读，摘抄精华。每年

寒暑假，更是有大把的时间来读书写作。环
境幽静、芳草萋萋、流水潺潺的李劼人故居，
则是很巴适的读书、写作场所。

当时的李劼人故居鲜为人知，游客极
少。到此参观和喝茶的主要是省邮电校、四
川师范学院（现四川师范大学）、川师附中的
学生和附近红旗橡胶厂、解放军第七四三六
工厂及在沙河铺街上的成都峨眉自行车厂、
成都药械厂（又叫生物制品厂）、成都搪瓷
厂、省粮食机械厂等企业的职工和沙河铺的
居民。也就是说，除沙河铺之外，成都绝大
多数市民是不知道李劼人故居的。那个时
候，沙河铺就是被农田包围的郊区，比如每
年的春天，川师后面的狮子山，桃花儿开，城

里的人，携幼扶老，像赶场似的，络绎不绝地
来踏春。其实，这就是老成都人称的“海会
寺”所在地。反之，我们去城里办事或游玩，
称之为“进城”。有时和城里的朋友说起李
劼人故居，他们都说不知道，一脸懵圈。

那时全国的纸媒形势一片大好。成都的
报纸如火如荼，公开发行的、内部交流的，估
计至少上百家吧。这于写作者而言，无疑是

“甜蜜的事业”。没有电脑全凭“爬格子”，然
后装入信封，投入邮筒撒向四面八方。不认
识编辑没关系，陌生的编辑还会热情地给你
回复，退稿信也充满温暖，让业余作者们心存
感激，继续努力！

我的不少稿子就是寒暑假在李劼人故居
一边喝茶一边写成的。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
至 90 年代初期，先后发表在几十家报刊上。
对当时一名初学写作者而言，即使在内刊上
发了稿子，也很高兴，毕竟是一张报纸啊！

在李劼人故居喝茶写作那些年，《成都晚
报》和《蓉城周报》《成都工人报》《四川通信
报》发我的稿子最多。《成都晚报》的“路边闲
话”“锦水”“人生”“家苑”“挚友”等版面和栏
目时常有我的稿子见报。我还有幸在晚报读
者来信部主办的“每月公众话题”担任嘉宾主
持人，就国内一些热点话题和生活中的不良
现象请读者来稿讨论，然后我前往读者来信
部去取稿子，回家编辑并归纳点评，然后再送
回报社见报。那个时候，我才认识晚报一些
编辑老师，对他们和蔼可亲的为人印象深
刻！有的编辑老师后来一直都有联系，退了
休也是好朋友！

30 年光阴一闪而过。如今，李劼人故居
四周打造得更漂亮了：当年的堰塘、美丽的田
园，已复活为李劼人笔下的老成都市井生活
场景，已为通过公馆建筑群、下沉集市广场、
铺板小馆、老式茶铺、凉亭水榭等打造而成的

“东门市井”所取代，烟火气十足，游客络绎不
绝，令我欣慰又感慨⋯⋯

在菱窠的那些青春时光
□何一东

前不久，在朋友圈看见作
家温月发了两组照片。其一
是：“又是第一次——今天终
于寻到一个机会，与朋友同游
早已耳熟能详的‘菱窠’。这
是我第一次参观文学大师李
劼人先生在成都狮子山下、菱
角堰旁的故居‘菱窠’。”其二
是他参观李劼人先生故居后，
意犹未尽，又写了一首题为
《菱窠》的小诗：

菱角堰边筑茅窠，
笔蘸沙水起澜波。
大师巨作出小园，
锦里沧桑岁如歌。 菱窠

寻美乐山（组诗）
□李铣

方
地地

“ 李 劼 人 和 巴 金 都 是 成 都
人。劼老以他的三部曲《死水微
澜》《暴风雨前》《大波》再现了辛
亥革命前后四川的社会生活，巴
老则以他的三部曲《家》《春》《秋》
描写了成都几个大家庭的变迁。
这两位受人尊敬的作家有很深的
友谊，巴老一直把劼老当成他的

‘良师益友’。”在《故友情深——巴
金与李劼人》一文中，李致先生娓
娓道来。

步入高龄后，李致仍然保持
思考和写作的习惯。李劼人与巴
金的深厚情谊，包括巴金日记里
记叙与李劼人秉烛夜谈等珍贵细节，在李致笔下再次叠彩流光。当听
闻首届“李劼人·锦水文学奖”即将启动，李致赞许道：“劼老在高龄时
还在修改作品《大波》，令巴老相当钦佩，希望这一奖项能让大家了解
李劼人、理解李劼人、传承李劼人对文学的那分热忱之情。”

书生依旧
95岁李致用“小二号”字体在电脑上写作

成都 4 月，阴雨绵绵。站在李致家门口，记者顿了顿，希望卸下
一路疾步而来的燥意和忙碌生活带来的钝感，以更从容和敏锐的状
态在李老家中收获一份“清凉”。还未来得及叩门，李致便推着轮椅
前来迎接，举起手机一看，正好是约定拜访之时。“今天下雨，我就没
能出去散步。”95岁的李致向记者拉起了家常，声音洪亮，眼神澄澈。

1929年出生在四川成都的李致，父亲李尧枚是巴金代表作《家》
里的高觉新原型，因破产对家庭心怀愧疚而自尽。李致过继给四爸
巴金，两人关系亲密，巴金说李致是“理解他比较多的人”。

李致没有囿于“巴金侄儿”的标签，而是活成了自己。他先后担
任过四川人民出版社总编辑、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四川省文联
主席等职务，笔耕不辍。

1998 年，电脑还没普及的时候，李致已经在学习使用了。他回
忆道，自己当初学习使用电脑堪比走古蜀道，看到老友马识途率先
使用电脑写作，羡慕不已。

如今，他也热衷在微信朋友圈里互动点赞，会百度查资料，看新
闻和影视剧，偶尔用电脑打打扑克作消遣。“前几天，我还在问我女
儿，‘啥子叫AI？’。当听闻AI可以模仿作家写作时，李致蹙起眉头摆
手道：“那要不得，不行不行不行！”“我要用我的文字表达我的感
情。作家的作品，必须带有自己的思想感情和风格。”

现在的李致，已经能顺畅地在电脑上写作了。不佳的听力和视
力让他感到不便，用电子文档得用小二号字体才看得清。等到女儿
有空，再由女儿整理保存到微信上，“哪个刊物或报纸跟我约稿，我
就在微信上把文章发过去。”

“你们（成都日报）锦水版也发表了我不少杂文。”李致说，自己
的《李致文存》第二卷《我的人生》里约有十篇文章都是率先刊登在

《成都日报》“天下成都”的“锦水”版面。

故友情深
李劼人与巴金是文学、人生知己

1891年出生的李劼人和1904年出生的巴金相差13岁，二人都有过早年留学法国
的经历，又同为成都知名作家，虽然一位身在沪地、一位留在蓉城，二人却惺惺相惜。

谈起李劼人和巴金这对知己，李致感慨万千。1962年12月24日，劼老逝世，巴
老在25日的日记中写道：“《大波》终于成了未完成的杰作，这是万万想不到的事情。
劼人不仅是一位热血侠肠的好人，他还是绘声绘影的优秀小说家，也可以说他是成
都的历史家，他的小说岂止是成都的风俗志⋯⋯要是他能再写十年，那多好！他的
死对成都人来说，更是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我也难找到像他那样的朋友。”李致
说，“巴老一贯珍视友情，劼老去世给他带来了很大的震动。他从未忘记劼老。”

在李致看来，李劼人和巴金这对故友很像，不仅各自在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
彩的一笔，还都对自己作品有着近乎完美的追求，“凡书再版，巴老都要认真修改，
直到后来得了‘帕金森’病，‘举笔四千斤’才停止这分‘执着’⋯⋯”

珍视作品是文学情怀也是尊重读者。这份对文字的精益求精也深深影响着李
致。早年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工作的时候，他四处组稿，抓紧时间出版了郭沫若、茅
盾、巴金、夏衍、丁玲、严文井等一大批老作家当时的近作，打动不少大家——比如
曹禺，表示要和四川人民出版社“生死恋”；比如冯至，称李
致为“出版家”。“直到如今，只要有刊物刊发我的作品，我都
或多或少要进行再修改，再润色。”李致说。

“我从 14 岁开始写作，现在还在写，写了 80 多年了⋯⋯
虽然老年人在体能上已经不占优势，但在心态上永葆年
轻。”李致说，如今不要再唱“跌倒算什么，我们骨头硬”，“要
唱‘马儿啊，你慢些走，让我把这迷人的景色看个够’。”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泽登旺姆


